
 

六十七 

 

我由两位朋友陪同，在这河网地带已经游荡了三天。走几十里路，搭一段车，乘一程船，

全然由着性子，到这市镇上来纯属偶然。 

我新交的这位朋友是位律师，当地的风土人情，社会官场，没有不熟悉的。他带上的女友，

这年轻女人一口吴侬软语，由他们领着，在这水乡市镇游玩，再松心不过。我这流浪汉在他

们眼里竟成了一位名士，他们说，陪我玩借此也乐得逍遥。他们虽然各自都有家室挂牵，用

我这位律师朋友的话说，人本是自由的鸟儿，何苦不寻些快活? 

他才当了两年律师，被人遗忘了的这行业重新开张时，他报考上了，便辞掉原来的公差。

他一心想将来自己开个律师事务所，说这同作家一样，本是个自由的职业，想为谁辩护就为

谁受理，多少有点自己的意志。他可惜无法为我辩护，说是有朝一日，法制健全了，我要打

官司，尽可找他出面。我说我这本不成其为官司，一没有银钱纠纷，二没有伤人毛发，三没

损人名声，四没有偷盗诈骗，五没贩卖毒品，六没有强奸妇女，原本用不着打的，可要打也

注定打不赢。他挥挥手说，他知道，不过说说罢了。 

“做不到的事，不要瞎许愿，”他这位女友说。 

他望着她，眨眨眼睛，转而问我： 

“你不觉得她特别漂亮?” 

“别听他的，他有的是女朋友，”他这女友也对我说。 

“说你漂亮又有什么不对?” 

她便伸手佯装打他。 

他们挑了一家临街的酒楼，请我吃的晚饭。吃完已夜里十点多钟，又上来了四个青年，一

人要了一碗白酒，叫了一桌的菜，看来不喝到半夜，不会罢休。 

下楼来街上的一些杂货铺和吃食店灯光通明，还未打烊，这市镇又恢复了早年的热闹。一

天下来，此刻要紧的是找一家清爽的旅店，洗一洗，再泡上一壶茶，解解疲乏，松散一下，

或靠或躺，聊聊闲天。 

第一天，跑了几个还保留明代旧居建筑群落的老村子，看看旧戏台，找那么个祠堂，给老

牌坊拍照，认残碑，访遗老又进了几座村人集资翻新或新建的庙子，顺带抽签看卦。晚上在

一个小村子边上一家刚盖的新屋里过的夜。主人是个退伍的老兵，欢迎大家来作客，还做了

菜饭，陪坐着，讲一通他当年参加剿匪的英勇事迹。然后又讲到本地江湖早年土匪的故事。

直到见众人都乏了，才领到还没打隔断的楼板上，铺上新鲜稻草，抱来几床被褥，说是要点

灯的话，小心火烛。也就没有要灯，由他把煤油灯拿到楼下，黑暗中各自躺倒。他们两位嘀

嘀咕咕还说了一会话，我不知不觉睡着了。 

第二夜，头顶星光，走到一个乡镇，敲开了一家小客店，只有个值班的老头，没有其他旅

客。几间客房都开着，三人各挑了一间。我这律师朋友又到我房里来聊天，他那位女友也说

她那空荡荡的房里她一人害怕，也捡一张空床，躺进被子里，听他同我闲扯。 



他有一大堆离奇的新闻，不像那老兵的那些故事都老得没牙。他利用做律师的方便，看过

案卷口供和笔录，有的犯人他还直接有过接触，说起来更绘声绘色，特别是一些性犯罪的案

件。他那位女友像猫一样蜷曲在被窝里，老问是真的吗? 

“怎么不是真的?我自己就问过好些案犯。前年打击流氓罪犯，一个县抓了八百，绝大部分

都是青少年性苦闷，够不上判刑，真够上死罪的更是极少。可一枪毙就几十，上面下来的指

标，连公安局里有些头脑清醒的干部都觉得为难。” 

“你为他们辩护了吗?”我问。 

“我辩护又有什么用?打击刑事犯罪也搞成政治运动，那就没法不扩大。” 

他从床上坐起，点上一支烟。 

“说说那裸体舞的事，”他那女友提醒他。 

“有一个城郊生产队的粮仓，现今田都分了，打下的谷子人囤在自家屋里，空着没用。每

逢星期六，天一黑，总有一大帮城镇的青年，骑自行车，开摩突的，后座上再带个女孩子，

拎个录音机，进里面跳舞。门里有人把着，当地农村的都不放进去。谷仓的气窗很高，从外

面也够不着。村里人好奇，夜里有人搬了个梯子爬上去，里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

音乐响，就报告了。公安局出动，突击清查，一下抓了一百多，大都是二十岁上下的，有当

地干部的子弟、青工、小商贩、售货员和无业青年，还有少数未成年的男女中学生，后来都

判的判刑，劳动教养的劳动教养，还枪毙了好几个。” 

“他们真跳裸体舞?”她问。 

“有跳的，大部分都有些轻微的性行为，当然也有在里面性交的，有一个女孩子，只二十

刚出头，她说她有二百多人次，也真叫疯狂。” 

“那她怎么还记得?”还是她问。 

“她说她后来麻木了，她只计算次数。我见过她，同她谈过。” 

“你没有问她为什么到这地步?”我问。 

“她说她最初是好奇，去这舞会之前，她并没有性经验，但一开了闸门，就收不住了，这

是她原话。” 

“这倒是真话。”她躺在被窝里说。 

“她什么模样?”我问。 

“看上去，你不会相信，平平常常，那张脸你甚至会觉得有点平淡，没什么表情，不像放 

荡的样子，剃了光头，穿着囚服，看不出她的身材体型，总之个子不高，圆圆的脸，只是说

话没一点顾忌，你问她什么，她说什么，不动声色。” 

“那当然……”她低声说。 

“后来，毙了。” 

“大家都沉默了。过了好一会，我问： 

“什么罪名?” 

“什么罪名?”他自问自，“还不是流氓教唆犯，她不仅自己去，还带别的女孩去。当然，

后来这几个也都有过这种事。” 



“问题是她有没有诱奸或帮助别人强奸的行为?”我说。 

“严格的说，那里强奸是没有的，我看过供词，但是诱奸这就很难说了。” 

“在那种情况下……这都很难说得清，”她也说。 

“那么她的动机?不是说她自己，她带别的女孩子去，出自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或者，有

没有别的男人要她这样做，或是给了她钱财收买她?” 

“这我也问过，她说她只是同和她有过关系的男的一起吃饭喝酒玩，她没收过别人的钱，

她自己有工作，好像在一个药房或什么诊所里管药，她受过教育——” 

“这同教育没有关系。她不是妓女，只是心理有病，”她打断了。 

“什么病?”我转而问她。 

“这还用问?你是作家。她自己坠落了，就希望身边的女人都坠落。” 

“我还是不明白，”我说。 

“你其实什么都明白，”她顶回我。“性欲人人都有，只不过她很不幸，她肯定爱过什么人，

又得不到，就想报复，先在她自己身上报复……” 

“你也想吗?”律师扭头问她。 

“我要是落到那一步，就先杀了你!” 

“你那么狠吗?”他问。 

“谁心理都有些非常残酷的东西，”我说。 

“问题是能不能够上死罪?”这律师说，「我认为原则上只有杀人纵火贩毒犯才能判死刑，

因为这造成了别人的死亡。” 

“强奸犯也就没有罪?”她爬起问。 

“我没有说强奸犯没罪，我认为诱奸是不成立的，诱奸是双方的事。” 

“诱奸少女也没有罪?” 

“得看少女的定义是什么，如果是十八岁成年以前。” 

“可十八岁以前难道就没有性欲?” 

“法律总得有一个界定。” 

“我不管法律不法律。” 

“可法律管着你。” 

“管我什么?我又不犯罪，犯罪的都是你们男人。” 

律师和我都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她冲着他去。 

“你比法律还过分，连笑也管?”他扭头反问她。 

她不顾只穿着内衣，撑起胳膊，盯住问他： 

“那你老实交代，你嫖过妓女没有?你说!” 

“没有。” 

“你说说那热汤面的事!让他判断判断。” 

“那有什么?不过就是一碗热汤面。” 



“天知道!”她叫道。 

“怎么回事?”我当然好奇。 

“妓女并不都只看钱，也一样有人情。” 

“你说你请她吃热汤面了没有?”她打断他。 

“请了，只是没有睡觉。” 

她撇了一下嘴。 

他说是一天夜里，下着小雨，街上只有极少几个行人。他看见路灯灯柱下站着个女人，便

去试着招惹她。没想到还真跟他走了一程，路边上有个张着个大油布伞的卖馄饨汤面的担子。

她说她想吃碗热面。他便陪她一人吃了一碗，他当时身上没有带更多的钱。他说他没有同她

睡觉，可他知道随便他领她到哪里她都会跟他走。他只同她在路边堆着的修下水道用的泥管

子上坐了一会，搂住她聊了会天。 

“她年轻漂亮吗?”她朝我使了个眼色。 

“也就二十来岁，长得个朝天鼻子。” 

“你就那么老实?” 

“我怕她不干净，染上病。” 

“这就是你们男人!”她愤愤然躺下。 

他说他真有些可怜她，她穿得单薄，衣服都湿了，雨天还是很冷的。 

“这我完全相信。人身上除了残酷的东西，也还有善良的一面，”我说，“要不怎么是人呢?” 

“这都在法律之外，”他说，“可法律如果把性欲也作为有罪的话，那人人都有罪!” 

她则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从饭馆出来，走完了半条街，到了一座石头拱桥前，没见到一家旅店。河岸上只在桥头有

一盏暗淡的路灯。眼睛稍许习惯之后，才发现石条岸边河里还停着一排乌蓬船。 

小桥上过来了两个女人，从我和他身边走过。 

“你看，就是干那个的!”这律师的女友抓了一下我的胳膊，悄悄说。 

我未曾留意，赶紧回头，却只见梳得光亮的头发上别的个塑料花夹子的后脑勺和另一个女

人半边脸，像是抹过粉脂，身材都矮而胖。 

我这位朋友盯住看一了会，见她们肩挨肩缓缓走远了。 

“他们主要招来船工，”他说。 

“你能肯定?”我诧异的是如今小市镇上公然也有。我原先只知道她们出没在一些中大城市

的车站码头附近。 

“一眼就看得出来，”他这女友说，女人天生敏感。 

“她们有暗语，对上就可以成交，都是附近农村的，夜里挣点闲钱，”他也说。 

“她们看见我在，要只你们两个男的，会主动上来搭话。” 

“那么也就有个场所，跟她们上村子里?”我问。 

“她们附近肯定有条船，也可以跟人上旅店去。” 

“旅店也公开做这交易?” 



“有串通好了的。你一路没遇到过?” 

我于是想起有一位要进京告状的女人，说没车钱买票，我给过她一块钱，可我不敢肯定。 

“你还做什么社会调查?如今是什么都有。” 

我只能自愧不好，说我作不了什么调查，只是一头丧家之犬，到处乱窜，他们都开心笑了。 

“跟着我，领你好好玩玩!” 

他又来主意了，大声朝河下暗中招呼： 

“喂!有人没有?” 

他从石砌的河岸跳到一条乌蓬船上。 

“做什么的?”蓬子里一个闷声闷气的声音。 

“这船夜里走不走?” 

“去哪里?” 

“小当阳码头，”他来得个快，信口报出个地名。 

“出多少钱?”一个赤膊的中年汉子从蓬子里钻出来。 

“你要多少吧?” 

于是讨价还价。 

“二十块。” 

“十块。” 

“十八块。” 

“十块。” 

“十五块。” 

“十块。” 

“十块不去。” 

那男人钻回篷子里。里面传来女人低声说话的声音。 

大家面面相觑，却止不住笑声。 

“就到小当阳码头，”另一个声音，隔着好几条船。 

我这朋友向我和她做了禁声的手式，大声答道： 

“十块钱就去!”他纯粹在开心。 

“到前头上船，等我把船撑过去。” 

他还真知道价钱。一个披着件褂子的人影出来了，弄篙撑船。 

“怎么样?你看，也省得住旅店了，这就叫月夜泛舟!可惜没有月亮，但不能没有酒。” 

他叫住船家等一会，这几个又跑回镇上的小街，买了一瓶大曲，一包盐水蚕虫和两支蜡烛，

都快快活活跳上了篷船。 

撑船的是个干瘦的老头。掀开篷子，进去，摸黑盘腿坐到船板上。我这朋友，打着打火机，

要点蜡烛。 

“船上不好点火，”老头嗡声嗡气说。 

“为什么?”我以为有什么禁忌。 



“要把篷子烧着的，”老头嘟嚷。 

“烧你的篷子做什么?”律师说，接连几下，打火机的火苗都被风吹灭了，他把篷子拉拢一

些。 

“老人家，烧着了赔你。”她这女人挤在我和他之间，更是快活。大家顿时都添了生气。 

“不好点的!”老头放下撑篙，进来干预。 

“不点算了，黑夜里行船更有味道，”我说。 

律师便打开酒瓶，叉开腿，把一大包盐水豆搁在船舱底板铺的竹席子上。我同他面对面，

脚抵脚，递着酒瓶，她靠在他身上，不时从他手里接过酒瓶，也喝上一口。平静的河湾里只

听见船橹吱咕作响和搅动河水的声音。 

“那家伙准在忙乎那事呢。” 

“只要多出五块就肯走，价钱看来也不高。” 

“就一碗热汤面!” 

大家都变得毒恶了。 

“自古以来，这水乡就是烟花之地，你禁得了?这里的男女都浪着呢，能把他们都杀了?人

就这么活过来的，”他在暗中说。 

阴沉的夜空开了一阵，亮出星星，后来又昏暗了。船尾总咕噜咕噜的摇橹声，两侧船帮子

上河水时不时轻声拍打。冷风凉飕飕的，从已经拉拢的篷子的前方灌进来，装化肥的塑料口

袋做成的挡风雨的帘子也放了下来。 

倦意袭来，三人都蜷曲在船中这段狭窄的船舱里。我和律师各在一头，缩向一边，她挤在

两人中间，女人就是这样，总需要温暖。 

迷朦之中，我大致知道，两边的河堤后面是田地，那没有堤坝的地方则是长满苇子的湖荡。

从一个又一个湾叉里进入到茂密的芦苇丛中的水道里，可以杀人沉尸不留痕迹。毕竟三对一，

虽然有一个女的，对方又只是老头，尽可以放心睡去，她已经转过身，我脚踵碰到她的脊背，

她屁股紧挨我大腿，都已经顾不得这许多了。 

水乡十月正是成熟的季节，到处总看到乳房的颤动和闪烁润泽的眼神。她身上就有一种不

加矫饰的女人的性感，引诱人去亲近，去抚爱。她偎在他怀里，也肯定感到了我的体温，一

只手伸过来，按在我腿上，仿佛也给我一点安慰，说不清是轻浮还是仁慈。接着，就听见一

声吼叫，细听是一种沉吟，从船尾传来。本想咒骂的，却止住去听。那是种悲凉的哀号，这

静夜里，在凉风飕飕的河面上，漂泊在夜空中，就是他，那摇橹的老头在唱，唱得那样专注，

从容不迫，并非用的嗓子，声音从喉咙深处胸腔里出来，一种郁积了许久终于得以释放的哀

号。先含混不清，尔后渐渐听出些词句，也都听不完整，他那吴语方言中还带着浓厚的乡音，

似乎是侬十七的妹子十八的姑……跟了个娘舅子好命苦……漂漂格……浪浪格……勿一

样……伊格小妮子……好风光……失去了线索，更听不清楚。 

我拍了拍他们，轻声问： 

“听到了吗?他唱的什么?” 

他们身子也都在动弹，并没睡着。 



“喂，老头，你这唱的什么呀?”律师抽回腿，坐了起来，冲篷子外面大声问。 

扑翅膀的声音，一只鸟惊飞起从篷顶上呼呼过去。我拉开点篷子，船正贴着岸边行进，堤

坝的土坎子上灰黑一蓬蓬的大概是种的毛豆，老头不再唱了，飕飕凉风吹着，我也清醒了，

问得比较客气。 

“老人家，你唱的可是歌谣?” 

老头一声不响，只是摇橹，船在匀速前进。 

“歇一歇，请侬吃酒，唱一段把大家听听!”律师也同他拉近乎。 

老头依旧不作声，还是不紧不慢摇着橹。 

“勿要急，进来吃点酒，暖和暖和，加两块钞票把侬，唱一段把大家听听，好勿好?” 

律师的话都像投进水里的石子，没有回响。难堪也罢，恼怒也罢，船就在水面上滑行，伴

随桨插进水里带起的漩涡的汨噜声，还有水浪轻轻拍打在船帮上的声音。“睡吧，”律师的女

友柔声说。 

都有些扫兴，只好又躺下。这回三人都平躺着，船舱显得更窄，身体相互贴得也更紧。我

感觉到她体温，是欲望也许是慈爱，她捏住我的手，也就仅此而已，都不顾败坏已经被败坏

了的这夜的神秘的悸动。她和律师之间，也没有声响。我感到了传播她体温的躯体的柔软，

悄悄郁积一种紧张，被抑制住的兴奋正在增长，夜就又恢复了那种神秘的悸动。 

过了许久，迷朦中又听见了那种哀号，一个扭曲的灵魂在呻吟，一种欲望之不能满足，又

是困顿又是劳苦，燃烧过的灰烬在风中突然闪亮，跟着就又是黑暗，只有体温和富有弹性的

触觉，我和她的手指同时捏紧了，可谁也没有再出声，没人再敢打扰，都屏住气息，听着血

液中的风暴在呼号，那苍老的声音断断续续，唱罢女人香喷喷的奶子，又唱女人酥麻麻的腿，

但没有一句能听得全然真切，捕捉不到一句完整的唱词，唱得昏昏迷迷，只有气息和触觉，

一句叠套一句，没一句完全重复，总又大致是那些词句，花儿格花蕊涨红只面孔侬勿弄格  根

荷花根蒂小罗裙白漂漂午格小腰身柿子滋味苦勿苦涩千只眼睛浪里荡天蜻蜓点水勿呀勿牢

靠…… 

他显然沉浸在记忆里，用种种感觉来搜寻语言的表达，这语言并非有明确的语义，只传达

直觉，挑动欲念，又流泻在歌吟之中，像在哀号，又像是叹息，长长一大段终于终止，她捏

住我的手这才松开了。大家都没有动弹。 

老头儿在咳嗽，船身有点摇晃。我坐起推开点篷子，河面上微微泛白，船经过一个小镇，

岸上的房屋一家挨着一家，路灯下门都紧闭，窗户里全没有灯光，老头在船尾连连咳嗽，船

摇晃得厉害，听得见他在河里撒尿的水声。 


